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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龟 绿毛龟
□李有干

■书 摘清晨，熟睡中的草龟坦克被嘈杂声唤醒，睁

眼一看水塘边来了一队青年男女，有的手拿闪亮

的铁锹，有的扛着榆木扁担，在塘边插下一面写

有“青年突击队”字样的大旗，然后兵分两路，一

伙人负责挖土，另一伙人挑的挑，抬的抬，把50

米外一处高墩上的土填进水塘。他们呵啊咳地喊

着号子，每倒下一筐土，都会发出“嗵”的一声巨

响。它的心跟着一颤，刚和死神擦肩而过，接着又

将被打入地狱之中。它记不清经历过多少凶险，

一次次化险为夷，既有朋友的相助，也因它始终

没有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所以才活到今天。现

在，它只能等待填塘的人离去，爬出洞穴离开这

多灾多难的水塘。土越填越高，塘越来越小，不到

半天时间，洞穴就被埋入地下。坦克被堵在里边，

呼吸越来越困难，快要被闷死了。

太阳移向中天，像坦克爬行的速度一样缓

慢。好不容易等到中午，这伙人才歇了下来。可他

们并没有回家吃饭，只是坐在塘边吃些自带的干

粮，稍作休息过后，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他们要

抢在太阳落山之前，将这个遗忘的水塘变成可以

耕种的土地。

夕阳涂血，白云转暗。

突击队员们带着一身汗水，踏着落日的余晖

向村里走去。

坦克听不到嘈杂的人声，知道填塘的人已经

离开，便从土下往外钻。刚填进塘里的土还没有

板结，它先从洞穴里爬出来，把周边的土推开，然

后立起身子蹬开四肢向上移动。好在它的壳十分

坚硬，不怕被坚硬的土压碎。坦克的目标非常明

确，向上，向上，不停地向上，到达地面就能呼吸

到新鲜空气，就能找到可吃的食物。但事情不像

它想象的那样，有时碰到一块坚如磐石的土，它

使足力气也顶不开，向上的路竟是那样艰难，如

泰山压顶。它不想停下来等死，于是换了一种方

法，遇到坚硬的土就绕道而行。这样要走很多的

路，半公尺高等于两公尺、三公尺，或许还要更多

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知绕过多少坚

硬的土块，它的力气快要耗尽了，不得不停了下

来，短暂的休息过后，又继续向上蠕动。

半公尺……该死的半公尺土，使坦克几度昏

迷，几度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当它从昏迷中醒

来时，似乎听到了细微的声音，不是人的脚步声，

不是鸟的鸣叫，也不是野兔的奔跑，而是草丛中

昆虫的吟唱。其实不是听到的，只是一种感觉，告

诉它快要接近地面了。

坦克用尽体内最后一点力气，钻出土层回到

了地面上。

夜黑得没有一丝缝隙，撕也撕不开，严严实

实地裹着坦克。村舍里静得出奇，不见一点灯火，

苍茫的田埂朝前延伸，远处的空间像无底黑洞把

一切都收容了。坦克顺着田埂向前走，经过一夜

的爬行，进了一块麦田。

坦克不敢走人行道，只能在麦田中间的墒沟

里走。墒沟是很浅的排水沟，不到一尺深，不下雨

沟里没有水。坦克爬到一条墒沟的尽头。前面是

机耕道，比麦田高出许多，可以开拖拉机。

这时天已经亮了，淡淡的雾似有似无，缭绕

在麦田的上空，如纱如梦。坦克要通过机耕道，才

能进入另一块麦田，它怕遇见起早下地干活儿的

人，于是匍伏在墒沟里等待时机。可是它等了很

长时间，既听不到脚步声，也看不到人的影子。在

天空盘旋的鸟儿，一只接一只地鸣唱起来，有的

清脆，有的婉转，有的悠长，似在告诉它四周没有

危险。坦克经历过的危险太多了，有的来得非常

突然，它不敢大意，一直潜伏在墒沟里。

一轮火阳冉冉升起，阳光充斥了整个田野，

一辆手扶拖拉机轰隆隆地驶过，路面上留了很深

的辙印。坦克瞅准这个机会，开始穿越“封锁线”。

它刚爬到路中间，听到自行车的铃声，便在拖拉

机的辙印里埋伏下来。

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上

颠簸着，蹦跳着，撒下一路的铃声。

真是冤家路窄，骑车人竟是它熟悉的六指，

他将车子骑得很快，背在身上的书包飞了起来。

六指和女孩在靴子河垂钓时的交谈，仍深深

地留在坦克脑海里。如果再次落到他的手里，它

只能下汤锅。好在机耕道上的石子儿和它背壳的

颜色相似，能起到掩护的作用。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自行车直冲而来，

前轮不偏不斜地压在坦克的背上，坚硬的壳像被

铁锤重重地击了一下。车轮受阻猛地弹了起来，

车笼头失控，歪歪扭扭地冲出去几丈远，摔倒在

麦田里，倒下的自行车轮仍在吱吱地转动。

六指跌得不轻，搓揉着摔疼的膝盖，好半天

也未能站起来。

这时，坦克最担心的是六指回过头来，寻找

撂倒自行车的障碍物，这样它就会被发现。尽管

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个头儿比原来大了许

多，但腹壳上的“六指”二字仍清晰可辨。

六指没有往回走，只是气愤地骂了声，死路，

真坑人！他一瘸一拐地走了几步，然后跨上车骑走了。

坦克爬进前面的麦田，直到把机耕道远远地

抛在身后，才停了下来。

麦田里，一只鸟迈着绅士般的脚步在觅食，

坦克一见它那优雅的姿态，以为是多日不见的绣

球，高兴得就像见到了救星。可是爬过去一看，它

身上的羽毛是灰色的，头上没有美丽的绒球，认

出它不是绣球，坦克往后退了几步。

灰色鸟却跟了过来，用喙轻轻地啄着坦克的

壳，连啄了三下，一点也不重，问它是谁？

坦克说，我是坦克，你是绣球吗？

灰鹭说，我不是白鹭，也不叫绣球，和白鹭属

同一个种群的两个家族。

坦克问，绣球在哪儿？

灰鹭说，前一阵子有人在小树林下了网，捕

走十几只白鹭，不知它是不是也在其中。

灰鹭的话，像在坦克的心里捅了一刀。

灰鹭说，你的胆子真够大，大白天竟敢在麦

田里行走，这一带常有猎人出现。

坦克说，请你告诉我，去哪里能找到水？

灰鹭反问，你想去湖荡？

坦克问，湖荡离这儿很远？

灰鹭说，你走得太慢，三两个月也到不了。

坦克说它想找个小的水塘住几天，然后再到

湖荡里去。灰鹭说离这儿不远，有个牛脚塘，直走

不拐弯，很快就能到达。

灰鹭飞走了。

坦克按灰鹭指引的方向，一步步地向前爬

去……

一路上，坦克几乎没有停留，马不停蹄地往

前赶。白天它很少露面，潜伏在草丛中，只有到了

黑夜才敢走，谁也不知道在一片宁静、一片黑暗

之中，在闪烁的星空和田野之间，偎着一个坚硬

的胸脯。途中，坦克看到几株灰灰菜，绿油油的叶

子，开着金黄色小花，散发着扑鼻的香味。这是它

最喜欢吃的植物，但它没有停下，一门心思赶往

牛脚塘。

坦克闻到湿润的水气，知道离牛脚塘不远

了。半个小时后，它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塘不大，形似老水牛踏下的一只脚印。塘里

的水很清，没有水草的地方，可以看到水底的游

鱼。塘中间有几片荷叶，在风中瑟瑟地晃动。一只

青蛙悠闲地蹲在荷叶上，青绿色的身子和荷叶融

为一体，不仔细看很难分辨。离塘边不远，有棵蓬

勃着枝叶的老树。树上有个鸟巢，用无数根枯枝搭

建而成，黑黑的一团。巢里蹲着只花喜鹊，喂养着

两个还不会飞的孩子。离老树不远，一栋东倒西

歪、破损不堪的土墙草屋，像是堆放在那里的一堆

垃圾，成群结队的麻雀肆无忌惮地飞进飞出。

一栋被人废弃的老屋。

坦克绕着塘爬了一圈，没有看到人的足印，

也没有其他动物留下的蛛丝马迹，一切都告诉它

这里很安全。它举起脖子仰望着老树，蹲在窝里

的花喜鹊也从巢里探出头来，向下俯视着它，还

喳喳地叫了几声。

坦克朝它点了点头。

花喜鹊拍了拍翅膀，不知是给两个孩子扇风

解热，还是跟它打招呼。

坦克游向塘中间的几片荷叶，蹲在荷叶上可

以看到四周，稍有风吹草动，就能立刻潜入水下，

可是它沉重的身子压得荷叶直往下沉。青蛙不知

它是何物，“扑通”一声跳入水中，没过一会儿，又

从不远处浮出水面，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它。

牛脚塘荒无人烟，但有老树和巢里的花喜

鹊，还有飞来飞去的麻雀，坦克并不感到寂寞。它

们十分友好地相处在一起，这里是个和平世界。

太平日子很容易度过，一晃20多天过去了，

天高了，风凉了，太阳不再那么灼人，老树开始掉

叶子，坦克意识到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就要来了。

花喜鹊的两个孩子开始练习飞行，经常站在

窝边扇扑着翅膀，胃口也愈来愈大。花喜鹊很少

待在窝里，在田野上飞来飞去，为两个孩子寻找

可吃的食物。坦克很羡慕花喜鹊，为它的种族增

添了两个鲜活的生命。坦克也想把自己的种群延

续下去，但自从和老祖宗见过一面之后，再没有

见到过同类。坦克有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莫名的

冲动在体内不断地膨胀。繁衍生息是它的本能，

可是牛脚塘就巴掌大个地方，找不到异性同类。

突然，花喜鹊发出惊恐的叫声，站在窝边的

两个孩子回到了巢内。浮在水面上的青蛙，翻身扎

入水中，麻雀也一阵风似的飞走了。坦克不知发生

了什么，慌忙藏到荷叶下，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猎人又出现了，身背猎枪，脚穿草鞋，打着裹

腿，绕水塘走了一圈，没有发现猎物，便在坍塌的

草屋前坐了下来，点起一支烟吞云吐雾。他的眼

睛却没有闲着，仍在扫视着四周。

一阵风从空旷的田野上吹来，吹皱了塘里的

水，荷叶被卷了起来。坦克往后退了几步，没有被

猎人发现。

猎人掷下烟蒂，向远处走去。

风和日丽，牛脚塘又恢复了宁静。

花喜鹊飞回窝里，两个孩子安然无恙。

大约半个小时过后，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在

水塘边发生了，那没熄灭的烟蒂，点燃了倒塌的

草屋。坦克先看到一颗火星，一闪一闪地亮着。它

从未见过火，当然也就不知道它的厉害，觉得那

一点亮很像河蚌肚子里的珍珠。后来火越来越

大，渐渐变成一个很大的火团，越烧越旺。火舌疯

狂地舔噬着，发出呼呼噜噜、噼噼啪啪的怪叫，不

断地发展着，壮大着，如同被压抑了许久刚冲出

笼子的一头猛兽，气势汹汹地向四处奔突，把塘

边的杂草也卷了进去。老树下的枯枝败叶全都燃

着了，火势沿着树干向上攀升，大有吞没整棵树

的歹意。被烧断的树枝，落在水塘里，漂在水面

上，仍在呼啦啦地燃烧。坦克明显地感觉到水温

在升高，这才知道火的厉害。

花喜鹊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空中盘

旋。窝里的两只小喜鹊，眼看就要成为大火的牺

牲品，惊恐地叫个不停。

废弃的老屋没人来灭火，任凭火在燃烧。

整个树冠都被烧着了，成了一个巨大的火

球。用干树枝搭成的窝很容易燃烧，淹没在火海

之中。

花喜鹊从半空俯冲而下，想用翅膀把火扇

灭，可是在大火面前却显得那么无助。

窝里的小喜鹊大概已经被烧死，再也听不到

它们的叫声，但花喜鹊仍未放弃，轰炸机似的不

断往下俯冲，用翅膀扑打着燃烧的巢。

花喜鹊翅膀上的羽毛被火烧着，不得不离开

了老树。

坦克暗暗为它着急，却又不知道如何才能帮

助它。

花喜鹊化成了一个火球，翻滚着往下坠落，

摔落在水塘里。坦克游过去一看，它已经死了。

老树的主干被烧断，倒在塘面上，火与水的碰

撞，发出“嘶嘶”的响声，冒起一阵浓雾似的白烟。

坦克这才知道水能灭火，水火不容。它扎入

水底，才没有被火灼伤。

火慢慢地灭了，只剩下一团黑烟扭来扭去。

一场大火使牛脚塘一片狼藉，很多躲避不及

的小动物丢了性命，直挺挺地躺在灰烬之中，面

目全非，惨不忍睹。

傍晚，空中仍弥漫着呛人的焦煳味。这天夜

里，坦克怎么也睡不着觉，那熊熊大火总在眼前

闪来晃去，一想起花喜鹊和它的两个孩子活活被

烧死，就心惊肉跳。看来牛脚塘不可久留，但又能

去哪儿呢？一群飞鸟漫步在冷却后的灰烬中，那

些被烧焦的小动物成了它们的熟食。灰鹭也飞来

了，一见到坦克就问，你没事吧？坦克惊魂未定地

说，如果塘里没有水，早就被烧死了。

灰鹭问，荒郊野外哪来的火？

坦克说，猎人的烟蒂，燃着了坍塌的草屋。

灰鹭说，一个小小的烟头，燃起一场大火，把

树都烧死了。

坦克说，还有花喜鹊一家，太可怕了。

第二天，水塘边来了个大脚女人，她就是废

弃草屋的主人。她看了看被烧得寸草不留的老

屋，就把目光转向荷塘，接着捋起衣袖，挽起裤

管，下到塘里踩高跷似的晃动着身子，脚掌犹如

铁锹，往烂泥的深处挖。坦克以为是为它而来。大

脚女人把手插进泥里，也不怕把衣服弄湿，直插

到臂膀根儿，从泥里取出一支又嫩又大的藕。

坦克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大脚女人刨了几支藕，心满意足地离去。

坦克想到她明天还会再来，也许不是她一

个，而是一大群人，把埋在泥里的藕全都刨出来，

当然也包括它。

坦克有了愁思，怎么办呢？

（《白毛龟 绿毛龟》，李有干著，北京少年儿
童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红苹果惹人摘。”

——土耳其谚语

序·教廷的纷争

“愿上主临鉴，评判我辈！”红衣主教

安贝尔一边大声说道，一边甩去脚上的

灰尘，昂首阔步地走出圣索菲亚大教堂。

夏日明媚的阳光照耀着这座辉煌

的城市，但圣殿的祭坛上，教皇的绝罚

诏书被留在阴影里。教堂执事们用仇恨

的目光盯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这一

天，在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与天主教

会彻底决裂。安贝尔不知道，他对天主

教的一片赤心会在400年后毁灭一个

帝国。

在东方，盘踞在小亚细亚的庞大奥

斯曼帝国仿佛感受到了什么，缓缓睁开

眼睛，望向它渴望已久的地方……

壹·苏丹的梦想

“土耳其人来了！”这个消息对君士

坦丁堡的人来说已司空见惯。200年来，

这座城市受到的攻击不下100次，惟一

一次被攻破是十字军东征——毫无防

备地被自己人打败。这场战争的后果是

城中财宝少了些，人少了些，对西方天

主教徒的仇恨增长了许多。而土耳其人

嘛，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但这次不同。

“这次的指挥官可是苏丹！”这是奥

鲁奇大队长最常说的话。他对刚刚登基

的穆罕默德二世充满信心。

听着队长激情宣讲，伊尔汗心不在

焉，他是在巴尔干战役中被俘的，原本

是基督教徒，后来变成了虔诚的穆斯

林。他在心中默念，这次远征是光荣的，

伊斯兰世界对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的

渴望可以追溯到教义刚刚奠定时。苏丹

穆罕默德二世以及他的父亲毕生的愿

望就是征服这座城市。这次远征是不可

抵挡的，奥斯曼军队空前地巨大，所向

披靡,它将续写帝国的辉煌！

伊尔汗望向远方的城市，在夕阳下

显得多么祥和安宁，仿佛不知道即将发

生在自身的命运。“我一定会进入这座

城市，征服它，让它成为帝国的疆土！”

贰·短暂的宁静

西塞罗站在城墙上打了个哈欠。四

周宁静如水，只有猫头鹰时不时叫一

声。群星像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监视敌

军真是件苦差事，昆图，你说是不是？”

他对旁边的伙伴说道。

寂静。

西塞罗明白他的脾性，便住嘴了。

但一会儿又说：“真冷啊，晚上的海风凉

得刺骨。”

旁边的人像一块石头隐在黑暗中。

“你倒是答话啊！”

一片寂静。

西塞罗忍不住骂了一声。

还是寂静。

“你怎么了？冻成哑巴了？”

那人终于开口了：“你有没有注意

到，他们好像在建东西。”

“我怎么看不见？”

昆图没有回答。

这时，西塞罗看到了，奥斯曼人的

营地后面有一片空地，亮着微弱的灯

光，不时有铸造的声音传来。月亮升起，

在微弱银光的照耀下，他似乎瞧见一门

巨炮矗立在那里。

“上帝啊……”

叁·无敌的武器

伊尔汗站在苏丹大帐门口，拿着长

矛，眼睛直直的看向前方。两个钟头前，

奥鲁奇大队长告诉他，有个异教徒要见

苏丹，让他们保护好他。但是过了这么

长时间，那人却迟迟不见。伊尔汗快要

睡着时，那人终于到了。

“来者何人？”奥鲁奇大队长喊道。

“匈牙利的乌尔班。”来人说。

“来此为何？”

“觐见苏丹。”

“有何用意？”伊尔汗顿时清醒过

来，如果答得好，就可以进帐觐见，如果

答得不好……

“献给苏丹攻城的利器。”

大队长刚想再问，从帐中传来充满

威严的声音：“让他进来！”

伊尔汗知道，君士坦丁堡最大的优

势就是坚固的两层城墙，虽说已经被岁

月侵蚀，但对付奥斯曼的粗制大炮绰绰

有余。但如果那人说的不假的话……

过了一会儿，乌尔班走了出来，苏

丹吩咐近卫军：“召集工人，按照他的图

纸建造。”乌尔班将图纸交给了一位将

军，带着苏丹赏赐的财宝离开。将军端

详图纸，露出了赞叹的神色——能让苏

丹都欣赏的武器，肯定威力极大。风吹

起了大帐的帘幕，伊尔汗看见金椅中的

王者抬起头，露出一双鹰的眼睛！

肆·弱小的援兵

“援兵要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很

快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这句话仿佛给了

所有人力量，不管男女老少都忙碌起

来：补城墙的、铸兵器的，做口粮的、去

祈祷的。整个君士坦丁堡都活了。

西塞罗站在城墙上，双眼凝视着远

处的海湾，慢慢地，几根桅杆从海平面

升起，他兴奋地大叫：“援兵！援兵来

了！”

昆图冷眼旁观：“你数数，有多少根？”

西塞罗冷静下来，仔细看着天边：

“一、二、三、四。只有四艘船？”他大叫，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君士坦丁十一

世给几个大国都发了求救信啊！”

船只近了些，显示出它的旗帜：热

那亚。

拜占庭向基督教兄弟们的求救，被

400年前的那次反目成仇彻底断送。神

圣罗马帝国、哈布斯堡、法兰西，没有一

个人伸出援手。只有商人联盟热那亚象

征性地派出了援兵。

船只又近了些。昆图突然喊了一

声：“奥斯曼军队！”

“什么？”西塞罗一骨碌站了起来，

看到众多小船正在接近援兵，更要命的

是，风停了，帆船只能坐以待毙。

奥斯曼船只上的步兵跳到了热那

亚船上，却被长矛捅到海里。但热那亚

水兵的优势随着时间在递减，慢慢只有

招架之力，奥斯曼军人甚至可以爬上大

船。但这时，起风了！大船以胜利者的姿

态开进港口。城墙上的人们开始跪下来

感谢天父。拜占庭的希望又回来了！

伍·帝国的黄昏

“砰！”第一发炮弹呼啸着飞出，接

着是第二发、第三发，炮弹撞击了城墙，

但它只是晃了晃。

伊尔汗看见苏丹的脸色沉了下来。

城墙依旧巍然不动，突然“咔擦”一声，

墙体上出现一道小裂纹，裂纹以极快的

速度延伸。“轰隆！”无数的青砖以闪电

般的速度倒下，扬起一片灰尘。狄奥多

罗西城墙倒塌了！苏丹露出笑容：“很

好，明天，将是光荣之日！”近卫军欢呼

起来，远处的群山庄严地迎接黄昏——

拜占庭的黄昏！

陆·攻城的时刻

巨炮轰击已有一段时间，但西塞罗

还是觉得震耳欲聋。

奥斯曼人的攻击十分凶猛，几炮就

将城墙打出一个大窟窿，城内人只好用

木栅栏、铁盆和亚麻布将缺口补上。炮

击已经持续了几天，人们抬着十字架或

圣母像在城墙上游行，并将圣水洒到城

墙上，但炮击声依旧不绝于耳，奥斯曼

军队的又一次冲锋即将开始。

西塞罗藏在一块青石后面，满身尘

土，看着耀武扬威的奥斯曼军队冲来，

不禁抓紧了手中的武器。敌军的坚韧让

他们吃尽苦头：土耳其人大喊着“真

主！”冲向城墙，然后被墙头扔下来的石

头、滚木、火把干掉。如果双方势均力

敌，那么拜占庭人肯定胜利，但他们只

有8000人，而敌军却有15万人。他们

已顾不上战术，只知道撑过一波，再撑

过一波。

西塞罗的手指已被弓弦勒出血，但

还不停射箭，而昆图刚用长矛将一个爬

满土耳其士兵的云梯推离城墙。攻击持

续到晚上。西塞罗瘫倒在地，看着最后

一缕暮光在西方闪烁，空气纯净得像水

晶，月亮出来了，一轮新月，是奥斯曼帝

国的标志！士兵们看着天空发出叹息：

上帝都不庇护君士坦丁堡了。

柒·遗忘的缺口

伊尔汗站在空场上，看着安纳托利

亚的军队锲而不舍地攻城，不停地被击

退，又不停地攻击。夕阳西下，双方的军

队都撤退了，这时，一弯新月升起了，很

多穆斯林不禁跪下，而伊尔汗依旧凝视

着远方的那座城市。“准备好，快轮到我

们了。”奥鲁奇走到他身边，拍了拍他的

肩，“明天将会是个伟大的日子。”

第二天凌晨，苏丹向近卫军发出进

攻命令，15000人涌向君士坦丁堡。伊

尔汗和奥鲁奇所在军队的攻击目标是

圣罗曼努斯门，也就是城墙的正中心，

是防御最坚固的地方。他们一遍遍冲击

城墙，但无济于事，没有一个人进入第

一层城墙。这时，奥鲁奇发现了一个缺

口——隐藏在乱石后面，无人注意。

“伊尔汗！”他大声叫喊，“带几个弟

兄来！我发现一个缺口！”

伊尔汗带着几个人冲了过来，跟着

奥鲁奇大队长进入了那里。

缺口外是残酷的战场，而缺口内则

像假日一般，宁静、祥和。这时，伊尔汗

发现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想象的事实：

有一扇内墙城门敞开着！他立刻告诉了

大队长，然后跑出了缺口，带进来了一

支军队，果断地冲进了城门，没有陷阱，

没有埋伏。城破了。

捌·最后的弥撒

西塞罗用光了最后一支箭和最后

一颗子弹。昆图依旧高傲地站在他身

旁。过了一会儿，奥斯曼士兵没有上来。

西塞罗困惑：难道都死光了？我们胜利

了？他转头对昆图说：“喂，我们胜……”

还没说完，后方传来一声大喊：“拜占庭

被攻陷了！”他的话语冻结在嘴边。

城墙外，一个人也听到了那句话，

苦笑了一下，拔出佩剑，带着几个随从，

向奥斯曼军队冲去，因寡不敌众被杀

死。他就是拜占庭之王，君士坦丁十一。

昆图带着西塞罗一直向北边跑。北

边有港口，可能有船。半途中遇到了一

支军队向他们冲来，昆图把西塞罗推进

了一个地窖，自己引开了他们……

圣索菲亚大教堂中，牧师的声音与

烛光弥漫着整个大厅。“砰、砰！”是奥斯

曼军队在撞门，门裂开了一道缝隙，

“砰、砰！”门开始向里面倒。牧师叹了口

气：“这是最后的弥撒……”

玖·永恒的星光

21岁的穆罕穆德二世走上台阶，走

进了圣索菲亚大教堂。他完成了祖先的

愿望，征服了这座伟大的城市。他走上

了教堂的顶端，俯瞰整个君士坦丁堡，

北面是深入内陆的金角湾，南面毗邻

马尔马拉海，东面是小亚细亚，西面是

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在东西的交通要

道上，在过去的1100年间，作为东正教

的中心，积累了无数的财富。现在，奥

斯曼帝国征服了它，这里将会是帝国

通向欧洲大陆的一座桥梁！

时年1453，5月29日。

（作者系北京四中初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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